讲台上下——台生张立齐内蒙支教的点滴记录

第一集：从台湾到北京 从北京到内蒙

（出片花）
从台湾到内蒙，他是学生，也是老师。从校园到草原，他是追梦人，也是造梦师。系列报道《讲台上下——台生张立齐内蒙支教的点滴记录》。
（片花止）
（出车站广播）

各位旅客，您在上下车时请注意站台边缘与车厢之间的空隙……

（渐弱）（压混）

3月17日晚8：30。北京北站候车大厅。张立齐准时来到2559次列车的检票口前候车。候车大厅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出现在记者眼前的这位台湾学生朴实无华：鼻梁上一副厚厚的眼镜，身着黑色绒大衣、有些发白的米色休闲裤，只有一口道地的闽南口音还能找到些许台湾的痕迹。

（出录音）
张立齐：你好，你好！我叫立齐。

记者：你出生就在台中吗？

张立齐：我在台中出生，应该说出生长大在台中，大学本科的时候在台南，待了四年，大学后还工作，后来我去金门读研究生……

（录音渐弱）（压混）
作为北京大学第十七届研究生支教团的志愿者，张立齐从2015年9月开始，在大板第四中学支教一年。大板四中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，也就是张立齐在历史课本中读过的“热河省巴林右翼旗”。那里距离北京580多公里，需要坐九个小时的火车和两个半小时的长途汽车。听起来辛苦的行程，张立齐记不清走过多少次了。候车时，他意外遇到了一同在大板四中支教的师弟孙琪松。

（出录音）
记者：你也是在那边支教？

孙琪松：对，我是北大研究生支教团的。

张立齐：我们是一起去支教的，我本来以为说我们两个会坐不同的火车，结果居然是同一班火车。

记者：一年吗？

张立齐：对，一次都是一年。
孙琪松：大学生西部计划，每年都在做。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开始就做，我们是第十七届。

记者：那台湾学生多吗？

孙琪松：不多。他是第一个，他应该是中国大陆第一个。

张立齐：这个是这样，从过去到现在，官方的支教项目的话，台湾人是不能参加的，我这个算是经过了很多个程序。因为我就特别想去，争取了快两年的时间。
（录音止）
从台湾到北京，即将30岁的张立齐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。他大学时读的是工科，金融危机后所在的工厂不景气，他又到金门大学大陆研究所攻读硕士，导师是曾担任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的高辉。

（出录音）
张立齐：他那时候是国民党的大陆事务部的主任，他非常支持的就是台湾跟大陆之间有很好的这种交往，当他的秘书这两年的时间，其实眼界是开阔很多。

（录音止）
2008年后两岸关系开始融冰，在协助导师处理两岸事务期间，张立齐亲身见证了两岸关系发生的新变化。他深刻感受到，台湾基层民众对大陆的认知仍然停留在表面，要想认识真实的大陆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身到大陆走一走看一看。于是，他萌生了到大陆求学深造的念头。
（出录音）
张立齐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台北，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一种片面的东西，我自己做交流什么的，每次都是大城市，都是住饭店，或者说都是蜻蜓点水。其实，我想更好地了解大陆这边的变化。

（录音止）
对于很多台湾年轻人而言，到大陆求学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而张立齐更多的是追求心中的理想与情感。2013年他如愿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，选择了“民族与宗教”作为研究方向。为了完成这一课题，他一入学就在寻找去少数民族地区支教的机会，不过，台湾身份意外成为了一个障碍。

（出录音）
张立齐：主要是因为台湾的身份不让去，很多台湾人有这个想法但没有渠道，或者是说试过一两个渠道被拒绝之后就心灰意冷。

（录音止）
随着两岸交流交往不断深入，台湾同胞参与大陆经济、社会建设的意愿更加强烈，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。比如张立齐申报的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早在2003年启动，之前并没有台生申请参加的先例，申报系统也没有设置招募台生志愿者这一选项。张立齐2014年第一次申请就被拒绝，这让他有些着急，毕竟还有一年就要博士毕业了，如果申请再不成功，自己的“支教梦”真的就无法实现了。

（出录音）
张立齐：其实这种心态是很焦灼的，就是我想要做一些事情，为祖国奉献一点个人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可是有个身份障碍。

（录音止）
对于北京大学而言，张立齐的支教申请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：如果批准张立齐的申请，就要减少一个大陆学生的名额，也就意味着要少培养一名学生干部。

（出录音）
张立齐：一开始这个项目我是排挤性的，我去了他们就会少培养一个人，少培养一个学生骨干，所以我是挤到别人的名额。在身份的问题上面，那我是台胞证，身份证我没有怎么办，用什么方法解决？也是经过了反复地操作。我相信未来如果要扩大体验式的交流，这种繁琐的程序要慢慢地把它破除掉。

（录音止）
考虑到张立齐已经是第二次报名，相关部门研究会商后，最终决定批准张立齐的支教申请。经过笔试、面试、体检等程序后，2015年9月，张立齐开始了期待已久的支教生活。一边是北大的学业，一边是支教任务，他开始奔忙在北京到大板四中的旅途上。

（出车站背景音）
各位旅客，由北京北开往赤峰的2559次列车还有10分钟就要开车了……

（录音渐弱）（压混）
检过票后，张立齐匆忙奔向自己的车厢。背后鼓鼓的行囊里装着他送给学生的书，还有一台刚刚买的咖啡机。大板四中是一所新成立的初级中学，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仍在完善，张立齐每次回北京都像蚂蚁搬家一样，带回一些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。

九个小时后，张立齐将在赤峰火车站迎接新一天的黎明。随身携带的课程表上显示，明天他将有两节初二年级的历史课，内容是土地改革。

（背景音扬起）
讲台上下——台生张立齐内蒙支教的点滴记录

第二集：台湾老师的历史课

（出片花）
从台湾到内蒙，他是学生，也是老师。从校园到草原，他是追梦人，也是造梦师。系列报道《讲台上下——台生张立齐内蒙支教的点滴记录》。
（片花止）
从赤峰市赶到大板四中已近上午十点，张立齐顾不上回宿舍休息，直接背着行囊来到办公室备课。
（出录音）
张立齐：其实我还没备课。今天下午主要讲土地改革这一块，重点会先讲一下反腐，这门课比较短。
（录音止）
张立齐的教学量是全校最高的，负责教初一四个班的地理和初二两个班的历史，是全校唯一一个跨年级跨学科教学的老师。因为立场不同、政治视角不同，两岸对于一些历史史实的判断、定论也不同，这些认知差异直接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上，比如下午要讲的“土地改革”在两岸就是完全不同的版本。
（出录音）
张立齐：台湾也讲土地改革，但不讲大陆的土地改革。蒋介石到台湾之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土改。台湾老的老师他会告诉小朋友说，大陆也土改，就是斗地主，就是杀人放火。国民党就是为了跟他们对抗（才）到台湾来。
（录音止）
看到两岸历史教科书上的不同，张立齐常常会心一笑。不过，这些差异并没有给他的教学造成多少困扰，毕竟他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近代史，硕士论文更是以红军长征为主题，两岸的这些不同反而丰富了他的课堂教学。
在与记者交流时，教导主任陈新军下课回到办公室，听到张立齐在谈课堂教学上的困难，忍不住插话。
（出录音）
陈新军：他的第一困难就是普通话不过关。属于闽南语，他们那地方。
记者：他的口音学生应该是能听懂吧？
陈新军：一开始不适应，慢慢地他也在努力地改变，把语速放慢了，学生也慢慢就适应了。
（录音止）
接近十一点，同办公室的老师告诉张立齐，“读书交流会”要开始了。张立齐放下教案，急匆匆赶到图书室。图书室的书并不多，学校一千六百多名学生，但书只有两千本，而且很多都是从书店买来的旧书和打折书，稍微新一些的都是北京大学捐赠的。在图书室书架上，张立齐意外发现了自己当年捐赠的图书。
（出录音）
张立齐：我今天看那个柜子里面的书看得还蛮开心的，就是有好多我们那时候捐过来的，每一本都有我的手印。那时候我们还没来，我们在学校里面募了三天。
（录音止）
读书交流会结束时已近中午，张立齐匆匆赶到食堂吃了一口饭，顾不上休息又回到办公室准备教案。坐了一夜的火车，张立齐感到有些疲倦，便从背囊里取出咖啡机，煮上一杯咖啡提神。上午的读书交流会上，校长焦志远提出要在图书室配上咖啡机，这让张立齐感到有些意外。
（出录音）
张立齐：我就觉得今天蛮巧的。今天这个咖啡机我弄来，校长就说，来，我们以后要有咖啡机。我没有跟他有任何的那个（交流）。其实我们在城市里面的思路就已经比这边快了，更何况（我）是从台湾过来的话，有很多思路是相对比较快的。天地广阔，所以我就放手去干。
（录音止）
（出上课铃声）（压混）
下午五点，张立齐准时站在初二（12）班的讲台上。这已经是他今天的第二堂课。
（出录音）
张立齐：练习册你们回去做了吗？

学生：做了。

张立齐：好。我们今天讲土地改革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对吧。马上就有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……
（压混）
课堂上的张立齐完全没有学生的稚气。短短四十分钟，他围绕土地改革从大陆讲到台湾，从历史讲到现实，从中国讲到全球，行走两岸的经历也融入他的教学中。而学生们眼前的这位台湾老师，一会儿是严厉的师长，一会儿又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兄长，对他的课则是又爱又怕：爱的是他开放灵活的教学形式，课件、动漫、小故事让课堂充满生趣；怕的是随时会被他抽到回答问题，上课时不能有一点走神。
（出录音）
张立齐：你们看了之后，回答一个问题，土改前和土改后，我们国家的农业有什么样的差别？有没有人想讲讲看？（示意学生韩天雪回答）你用萌萌的眼神看着我。
韩天雪：土地改革后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地提高。
张立齐：你是照着课本念吗？能不能有点自己的想法呢？

韩天雪：就是改革之后，农民咋着也能吃饱了。
张立齐：吃饱就满足了吗？
韩天雪：能维持自己的生活。
张立齐：来，坐吧坐吧。我们讲的就是一个心情的问题，你整天替别人干活，没有收入，不给你钱又骂你，你高兴吗？
学生：不高兴。
张立齐：当然不高兴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你做什么事情，就可以得到自己的收获，这个积极性就提高起来了。下一次上课，要讲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。我希望就是你们作业写的比我讲的还前面。以后上课，我有机会找同学出来给大家讲一两段，就是让你们有更多的机会在课堂上发言主导。有没有好刺激的感觉？很刺激，对吧。
（压混）
张立齐说，他理解的“教育”是“教”和“育”的结合，老师既要“教学”，更要“育人”。因而，他在课堂上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，鼓励他们走上讲台勇敢地展现自我。教导主任陈新军：
（出录音）
陈新军：他的这个教学风格就是把更多的他所知道的传授给大家，并不像这地方的老师对成绩看得很重，而他是把学生的做人做事放在第一位。
（录音止）（出《追梦赤子心》片段）
课程尾声，张立齐准备了一个简短的动漫，帮助学生消化理解上一堂课“抗美援朝”的内容。片子播放大半，下课铃声响起，开饭时间到了，很多学生仍留在教室里，围在张立齐身边等待片子播放完毕。
片尾曲《追梦赤子心》响起，张立齐看着屏幕上的歌词一句一句闪过，怔怔出神。还有十天，他将在这座草原小镇上迎来自己三十岁的生日。
（乐扬起）
向前跑 迎着冷眼和嘲笑
　　生命的广阔不历经磨难怎能感到
　　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
　　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

（渐隐）
讲台上下——台生张立齐内蒙支教的点滴记录

第三集：体验大陆  从心开始

（出片花）
从台湾到内蒙，他是学生，也是老师。从校园到草原，他是追梦人，也是造梦师。系列报道《讲台上下——台生张立齐内蒙支教的点滴记录》。
（片花止）
下午5：40，夜幕早早降临到大板镇，这座草原小镇北边的大板四中也进入了晚饭时间。正在节食减肥的张立齐站在餐厅门口犹豫了一会，还是决定进去看看里面是否有可口的饭菜。
（出录音）
张立齐：食堂按照我们的总结，就是茄子、土豆、芹菜，就是这三个轮流炒，难得会有一天有鸡腿、鸡蛋、豆腐。只要有鸡腿跟鸡蛋、豆腐，我们就觉得很幸福。
（录音止）
与以往一样，食堂只有一个土豆茄子炖肉，并没有期待的鸡腿、鸡蛋或豆腐。看到张老师过来，好多孩子围过来打招呼。
（出录音）

张立齐：你们就这样吃饱了？
记者：你们能吃饱吗？
学生：能。
张立齐：觉得好吃吗？说实话。
学生：好吃。

张立齐：好吃？

学生：好吃！

张立齐：多好吃？

学生：特别好吃！

记者：只有一个菜？

张立齐：对。他们每天一餐就是这样子。学校这个学生的饮食营养其实是不够的，跟城里的孩子比那差太多了。学校没钱。
记者：那老师的呢？
张立齐：老师的跟学生吃一样的。
（录音止）
与大城市的初中相比，大板四中的后勤经费有限，学生课余时间还要种菜弥补伙食经费的不足。支教生活的艰苦是张立齐在台湾时从未体验过的。这里没有台北的喧嚣，也没有北京的忙碌，张立齐放低了对生活品质的要求，渐渐学会与艰苦做朋友。经常有人问他为什么会到内蒙古支教，他会开玩笑地说，因为这里有好吃的羊肉啊。而实际上，几年前他就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答案。
（出录音）
张立齐：我有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，我们是台湾人，可你跟大陆之间有什么关系？像我这一年的时间，你对这个国家做了你该做的事情，尽了你一个公民的义务。
（录音止）
正准备打饭时，张立齐接到教导主任陈新军打来的电话，邀请他去学校旁边的小餐馆改善伙食。陈新军是北大支教团的学校联系人，经常带他们小聚，帮他们解决教学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。北大支教同学原来叫他“陈主任”，后来就直接叫“陈哥”了。去小餐馆的路上，张立齐发现一名家庭贫困的学生没去吃饭，就把自己的饭卡塞给了他。
（出录音）
张立齐：主要是我们有饭卡，但我们不一定会在学校吃。那个孩子也是跟我比较投缘的，上课也会比较认真，看他没去吃饭就知道又有什么事情这样子。
（录音止）
陈新军点了内蒙特色的手把肉、羊血肠、奶茶。支教以来，这些美食已成了张立齐的最爱。看到餐桌上还有校长焦志远，张立齐的话匣子又打开了。
（出录音）
张立齐：我觉得食堂这一块特别不规范。

焦志远：嗯。

张立齐：所有的学生没有人管就不会自觉地排队。这点我觉得我非常痛心，我每次都得吼。我觉得这可能是要从上到下来配合食堂管理。

焦志远：它这是一个综合的事情……
（压混）
张立齐反映的问题让焦校长也很头痛：学校老师本来就少，加上食堂就餐面积小而就餐学生多，的确存在着管理漏洞。
（出录音）
焦志远：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。那么咱们学校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管理，一方面是老师管，另一方面还要学生组织起来，让学生自我管理，成立学生会，而且需要咱们的班主任，还要得需要家长配合，更需要学校制定的制度。
（录音止）
从去年开始，焦校长心中的台湾不仅是距离2800多公里的海岛，也是“先进”的代名词。在张立齐支教前四个月，台湾生命教育专家王淑媛曾专程到大板四中开展培训，比如倡导老师应用现代化教学设施、将生命教育融入学科教学等，来自台湾的教学理念给学校带来了很多新变化。
（出录音）

焦志远：咱们这儿离台湾远，上回王教授……
张立齐：王教授这也很特别……
焦志远：她主要搞生命教育。台湾最先比咱们搞生命教育要早一些。她到大陆主要是北京、上海、山东这些学校分别讲学。到咱们这专门对北方进行支援，边疆嘛。
张立齐：他们本来就是写板书什么的，现在有一个新的转换。上学期王教授过来，校长就要推这个事情，就希望这边老师能够现代化一点，能够把这个电子设备用得更好一点，这就起到影响了。
（录音止）
支教毕竟是短暂的，张立齐也在尝试用自己的方式为学生打开一个新世界。曾读过工科的他经常教孩子们制作一些简易的科技用品，希望乡村里的孩子也能跟上时代的潮流；他还带着当地老师一起做PPT、做动画、做网页，希望利用多媒体辅助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益。
这一年，张立齐如海绵一样积蓄着能量，也在用心感知着真实的大陆。他看到了《狼图腾》里描述的漫天风雪，也喜欢上了在草原上放声高歌；他的简体字写得越来越流畅，普通话说得更加字正腔圆；他习惯了在北京与内蒙之间奔忙，也感受到了大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；他学会了与孤独相处，也学会了独立与坚强。
（出录音）
记者：假如说支教的最后一天了，你跟校长想说什么话？
张立齐：我会再回来的。

焦志远：欢迎欢迎！（笑声）
张立齐：我比较喜欢融入这个地方。
焦志远：大部分台湾人都是对这个北上广这些地方，但是你可以从另一个视角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。
张立齐：我自己有个感觉，就是说台湾人会觉得大陆很落后，是因为他们认为的大陆的边疆跟农村是他们想象的状态，他会觉得落后。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，一旦人到了这些地方来之后，他会发现，其实跟他想象是不一样的。
（录音止）

三月的草原已经渐渐从寒冬中苏醒过来，夜色中的草原小镇轻风拂面，不远处的教学楼里传来阵阵读书声。
夜深了，张立齐仍在和焦校长、陈主任热烈讨论着。三个月后，他将结束在内蒙古的支教，回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业，重新出发。



